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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之
前
本
欄
談
起
昂
山
素
姬
最
近
與
幼
子
金
．
阿
歷

斯
會
面
、
早
年
曼
德
拉
與
女
兒
澤
妮
會
面
的
動
人
故

事
，
記
得
十
多
年
前
，
柏
楊
在
給
筆
者
每
年
大
事
的

﹁
家
事
﹂
一
項
，
也
記
下
他
與
女
兒
佳
佳
的
一
段
父
女

情
誼
，
比
之
前
的
兩
則
故
事
，
更
令
人
感
動
。

﹁
家
事
﹂
中
，
令
人
高
興
的
是
柏
楊
提
到
他
與
前
妻
所

生
的
女
兒
佳
佳
﹁
父
女
和
好
如
初
﹂。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

柏
楊
的
幼
女
佳
佳
攜
四
歲
半
的
女
兒
，
由
澳
洲
返
台
探

父
。柏

楊
與
女
兒
佳
佳
之
前
曾
有
誤
會
，
這
曾
是
柏
楊
心
頭

一
直
懸
掛
㠥
的
一
塊
大
石
。

這
段
誤
會
說
來
曲
折
。

柏
楊
當
年
在
台
灣
罹
文
字
獄
，
鋃
鐺
入
獄
。
他
自
稱
，

他
賴
以
生
存
的
意
念
，
全
是
來
自
與
他
唯
一
的
小
女
兒
佳

佳
的
通
信
。

身
陷
囹
圄
的
柏
楊
，
日
盼
夜
盼
小
佳
佳
的
信
，
哪
怕
信

上
只
有
一
句
話
：
﹁
爸
爸
，
我
愛
你
。
﹂

年
幼
的
佳
佳
最
初
不
懂
慈
父
的
一
片
苦
心
，
給
爸
爸
寫

信
不
多
，
令
到
慈
父
牽
腸
掛
肚
，
待
到
佳
佳
長
大
了
，
知

道
親
情
的
重
要
，
十
六
歲
的
她
，
長
途
跋
涉
跑
到
火
燒
島

去
探
望
她
的
爸
爸
。

父
女
在
火
燒
島
相
見
，
喜
極
擁
抱
，
抱
頭
痛
哭
，
恍
如

隔
世
。
柏
楊
因
這
一
次
的
會
面
而
寫
了
不
少
詩
篇
。

話
說
柏
楊
曾
在
救
國
團
工
作
，
還
一
度
被
認
為
是
﹁
蔣

經
國
的
人
﹂，
但
一
九
四
九
年
柏
楊
便
曾
因
為
﹁
聽
收
匪
區

的
收
音
機
廣
播
﹂
而
遭
到
逮
捕
，
被
關
在
台
灣
保
安
司
令

部
軍
法
看
守
所
七
個
月
。

一
九
六
八
年
，
柏
楊
幫
當
時
在
︽
中
華
日
報
︾
主
編
婦

女
版
的
前
妻
倪
明
華
翻
譯
︽
大
力
水
手
︾
漫
畫
，
有
次
漫

畫
畫
了
卜
派
跟
兒
子
流
浪
到
一
個
小
島
，
父
子
競
選
總
統

正
發
表
演
說
，
柏
楊
將
﹁
夥
伴
們
﹂
翻
譯
為
﹁
全
國
軍
民

同
胞
們
﹂，
不
久
，
柏
楊
就
被
調
查
局
人
員
帶
走
，
然
後
被

判
刑
十
二
年
，
最
終
減
刑
至
八
年
。

後
來
柏
楊
實
際
被
囚
了
九
年
又
二
十
六
天
。
在
這
漫
長

歲
月
裡
，
佳
佳
每
星
期
等
㠥
爸
爸
給
她
寫
信
、
講
故
事
。

柏
楊
在
獄
中
每
每
趴
在
囚
房
地
上
為
佳
佳
寫
﹁
小
棉
花
歷

險
記
﹂。

佳
佳
後
來
成
長
為
亭
亭
玉
立
的
少
女
。
十
六
歲
，
對
一

般
少
女
來
說
，
是
個
充
瀰
綺
麗
幻
夢
的
年
齡
，
佳
佳
當
然

不
例
外
，
佳
佳
比
別
的
同
年
齡
少
女
，
卻
多
了
一
份
複
雜

而
難
言
的
傷
痛
：
父
親
受
誣
入
獄
，
母
親
又
跟
父
親
離

婚
，
家
庭
變
故
，
自
尊
心
受
創
，
使
她
比
別
的
少
女
多
了

一
份
敏
感
和
尷
尬
。

柏
楊
憶
女
成
狂
，
在
他
一
九
七
六
年
入
獄
整
整
八
年
，

還
剩
兩
個
月
就
刑
滿
時
，
在
獄
中
寫
下
一
篇
令
人
動
容
、

懷
念
女
兒
佳
佳
的
長
詩
：

吾
兒
出
生
時
／
秋
雨
正
淅
瀝
／
父
獨
守
長
廊
／
喃
喃
向

神
祈
／
護
士
終
相
告
／
告
父
生
一
女
／
此
女
即
吾
兒
／
此

情
舔
犢
意
／
兒
啼
父
心
碎
／
二
笑
父
心
喜
／
看
兒
漸
長
大

／
遙
遙
學
步
舉
／
曾
入
托
兒
所
／
一
別
一
哭
涕
／
負
兒
徑

自
歸⋯

⋯

一
去
即
八
載
／
一
思
一
心
戚
／
夢
中
仍
呼
兒
／
醒
後
頻

頻
起
／
而
今
父
將
歸
／
兒
業
亭
亭
立
／
何
堪
吾
家
破
／
孤

雛
幸
存
息
／
兒
已
不
識
父
／
憐
兒
淚
如
雨
。

這
首
詩
款
深
情
切
，
是
一
個
慈
父
對
女
兒
深
深
的
傾
訴

和
殷
殷
的
懷
念
，
讀
後
令
人
掩
卷
歎
息
！

︵
上
︶

仙
蒂
之
昔
日
老
闆
恩
客
一
見
美
女
幽

怨
相
求
，
當
即
心
軟
柔
聲
安
慰
，
再
在

筆
架
山
找
一
層
樓
給
仙
蒂
居
住
，
並
應

所
求
助
她
起
爐
灶
，
在
尖
沙
咀
旺
區
為

她
開
一
家
高
爾
夫
用
品
專
門
店
，
叫
在
下
幫

手
。
阿
杜
派
了
宣
傳
部
兩
位
美
術
設
計
師
為
她

布
置
店
面
，
兩
位
青
春
美
術
師
每
日
去
該
店
開

工
回
來
，
皆
口
中
不
停
談
論
﹁
那
個
仙
蒂
﹂、

﹁
嘩
，
真
本
事
，
能
說
幾
國
語
言
﹂、
﹁
一
點
也

不
似
是
韓
國
人
，
一
定
是
混
血
兒
﹂、
﹁
親
自

給
我
們
買
午
餐
飯
盒
，
吃
得
特
別
開
心
﹂、

﹁
有
客
人
入
店
參
觀
，
只
要
仙
蒂
招
待
，
一
定

會
買
很
多
東
西
﹂、
﹁
這
個
女
人
真
有
吸
引

力
，
為
何
公
司
不
給
她
開
戲
？
﹂⋯

⋯

引
得
宣

傳
部
男
生
狗
公
仔
個
個
借
故
上
門
探
望
，
足
有

一
個
月
話
題
都
是
此
女
子
。

當
時
見
她
年
過
四
十
仍
無
半
點
老
態
，
皮
光

肉
滑
，
雙
目
玲
瓏
如
水
中
月
，
打
扮
素
顏
短

髮
，
如
清
水
蓮
花
、
破
冰
百
合
，
笑
顏
體
態
若

放
牢
之
昂
山
素
姬
，
好
一
朵
鋼
鐵
冬
蘭
。
那
日

半
島
乍
遇
，
她
已
年
過
半
百
，
卻
仍
一
路
上
成

聚
目
焦
點
。

同
行
友
人
叫
阿
杜
把
打
探
之
近
況
告
知
，
她

的
高
爾
夫
球
店
生
意
興
隆
，
大
陸
西
麗
湖
、
中

山
溫
泉
及
遠
至
台
灣
、
泰
國
之
高
爾
夫
球
會
都

常
派
專
人
來
辦
貨
，
有
美
人
坐
鎮
便
天
下
雄
性

動
物
自
動
百
川
匯
海
萬
流
歸
宗
。
而
此
際
澳
洲

那
個
過
氣
騎
師
又
來
港
投
靠
她
，
阿
杜
公
司
之

前
董
事
老
闆
已
病
逝
，
她
又
收
回
此
老
伴
以
慰

寂
寥
。

如
此
這
般
浮
沉
半
生
，
前
後
四
十
年
，
難
怪

老
友
陶
傑
和
蔡
瀾
都
說
﹁
美
好
的
女
人
不
會

老
﹂，
阿
杜
就
稱
這
位
人
間
尤
物
為
濁
世
紅

顏
，
她
人
入
江
湖
是
混
又
不
是
混
，
一
半
是
身

不
由
己
，
一
半
是
薄
命
桃
花
隨
世
漂
泊
，
似
是

弱
女
子
卻
半
世
紀
以
來
剛
強
自
立
獨
力
生
存
。

阿
杜
在
娛
樂
圈
工
作
生
活
多
年
，
結
交
過
知
己

美
女
如
林
青
霞
、
王
祖
賢
、
鄧
麗
君
、
李
冰

冰
、
范
冰
冰
等
等
，
屈
指
比
較
自
承
以
這
位
金

仙
蒂
為
生
平
所
見
美
女
之
首
，
可
惜
她
非
圈
中

人
，
無
從
向
公
眾
介
紹
，
而
且
此
人
之
音
容
神

韻
，
無
法
形
容
其
騷
在
心
魂
之
美
，
如
有
機
緣

一
定
拖
她
出
來
招
展
一
下
，
世
上
如
此
骨
魂
真

美
之
人
實
不
多
，
五
、
六
十
歲
仍
然
值
得
一
見

的
也
。

從
住
了
近
十
年
的
地
方
被
迫

搬
遷
之
後
，
才
驀
然
發
覺
，
原

來
我
過
去
住
的
地
方
，
可
以
說

是
一
處
豪
宅
。
但
是
，
這
個
豪

宅
，
租
金
還
不
到
十
元
港
幣
一
呎
。

這
樣
的
租
金
，
現
在
還
能
到
哪
裡
找

到
？
答
案
是
可
能
在
最
偏
遠
的
地
方

還
不
知
道
有
無
可
能
。
因
為
在
我
原

來
住
處
附
近
住
宅
的
租
金
，
早
已
是

二
十
元
以
上
一
呎
了
。
而
且
要
找
到

二
十
元
一
呎
的
，
恐
怕
比
中
六
合
彩

還
難
。
因
此
，
我
只
能
租
到
比
以
前

少
了
一
半
空
間
的
住
所
，
也
就
是

說
，
原
來
我
有
幸
，
以
前
住
的
是
相

當
於
豪
宅
，
如
今
，
只
能
住
蝸
居

了
。其

實
，
豪
宅
以
前
很
多
，
因
為
像

舊
式
的
唐
樓
，
都
是
大
面
積
，
樓
頂

高
，
除
了
要
走
樓
梯
不
能
乘
電
梯
之

外
，
可
以
說
是
豪
宅
了
。
像
我
以
前

租
住
的
十
一
層
大
樓
，
沒
有
大
廈
名

字
，
但
是
也
可
以
算
是
樓
頂
高
大
面

積
的
豪
宅
。

可
惜
唐
樓
和
這
些
大
廈
在
香
港
已

經
愈
來
愈
少
了
，
因
為
都
被
收
購
去

重
建
更
新
更
高
更
多
戶
的
蝸
居
了
。

就
像
我
住
的
那
棟
大
樓
一
樣
，
重
建

後
，
相
信
絕
對
不
會
是
高
樓
頂
大
面

積
的
住
所
，
而
是
一
戶
戶
的
蝸
居
。

也
許
，
這
些
蝸
居
會
被
稱
為
豪
宅
也

不
一
定
。

因
為
如
今
的
豪
宅
定
義
，
就
是
裝

潢
豪
華
，
價
錢
貴
得
像
豪
宅
，
內
裡

的
面
積
，
事
實
上
是
蝸
居
而
已
。

蝸
居
而
被
稱
為
豪
宅
，
事
實
上
並

不
是
對
居
住
的
人
而
言
，
而
是
對
炒

賣
的
人
而
言
。
豪
宅
升
值
快
而
大

也
。
就
這
層
意
義
來
說
，
像
我
這
種

中
產
階
層
以
前
住
得
起
的
豪
宅
，
已

經
消
失
了
，
只
能
住
得
起
蝸
居
而

已
。
未
來
，
中
產
階
層
就
注
定
要
住

蝸
居
了
。
所
以
，
蝸
居
既
是
現
實
，

也
是
一
種
諷
刺
。

M
y
Space

是
個
好
東
西
，
好
一
個
音

樂
人
的
網
絡
。
音
樂
人
放
上
歌
曲
，
又

可
以
和
其
他
創
作
人
聯
繫
，
把
我
們
扔

進
一
個
真
正
的
音
樂
世
界
。

我
不
知
道
這
個
﹁
普
世
﹂
的
網
絡
在
中
國

有
多
流
行
，
因
為
大
陸
的
豆
瓣
也
十
分
強

勁
，
雖
然
不
僅
是
為
音
樂
而
存
在
的
平
台
，

但
也
有
不
少
好
歌
及
資
料
可
以
找
到
。

發
現
耳
光
樂
隊
，
就
知
道
這
個M

ySpace

網
絡
其
實
也
很
受
國
內
音
樂
人
歡
迎
，
還
看

到
耳
光
樂
隊
的
歌
迷
中
有B

jork

的
身
影
；
若

這
位
冰
島
天
后B

jork

真
的
垂
青
這
樂
隊
，
那

麼
他
們
的
真
正
﹁
仕
途
﹂
就
的
確
與
網
絡
際

遇
很
不
相
稱
了
。
耳
光
樂
隊
創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
但
由
於
沒
有
人
捧
沒
有
人
注
資
，
一
直

也
是
維
持
㠥
獨
立
姿
態
。
但
他
們
的
作
品
卻

表
達
出
這
個
時
代
另
一
類
的
搖
滾
風
格
，
以

﹁
新
民
俗
主
義
﹂
去
玩
那
滄
桑
的
男
音
嗓

子
，
豪
邁
中
有
點
不
爽
，
唱
出
小
市
民
的
聲

音
。
要
歸
納
他
們
的
作
品
風
格
，
還
是
由
歌

詞
去
入
手
，
他
們
就
是
對
㠥
種
種
不
平
而

鳴
，
描
寫
之
中
也
暗
藏
諷
刺
，
但
在
牢
騷
中

總
也
帶
㠥
警
示
，
出
發
點
也
是
樂
觀
的
。

﹁
哦
偉
大
理
想
的
朋
友
／
你
們
不
必
保
持

沉
默
／
可
你
們
保
持
了
什
麼
／
一
貫
堅
持
基

本
原
則⋯

⋯

大
家
都
是
優
秀
的
演
員
／
只
是

經
常
互
換
角
色
。
﹂
他
們
是
記
錄
㠥
，
也
道

破
了
身
邊
的
景
況
。
也
別
看
主
音
趙
荒
唐
的

大
漢
聲
線
，
他
們
有
些
歌
曲
也
是
有
㠥
文
學

根
基
，
新
碟
裡
有
一
首
︽
相
忘
於
江
湖
︾，

和
他
較
搖
滾
的
歌
曲
不
同
，
它
是
慢
慢
、
淡

淡
的
憂
容
。
以
兩
條
互
相
倚
賴
的
魚
去
說

起
，
偕
老
的
情
侶
，
相
照
的
兄
弟
，
﹁
誰
能

同
年
同
月
同
日
生
／
誰
能
同
年
同
月
同
日
去

／
還
不
如
彼
此
忘
記
／
了
無
牽
掛
地
來
去
／

相
濡
以
沫
的
我
們
／
相
忘
於
江
湖
裡
﹂。
瀟

灑
得
來
卻
同
樣
充
滿
了
哀
愁
。
旋
律
有
點
像

八
十
年
代
的
飛
圖
歌
曲
，
也
叫
我
想
起
陳

昇
。除

了
陳
昇
，
他
們
也
像
周
雲
蓬
，
不
過
他

們
年
輕
，
唱
的
更
多
是
夢
想
及
知
識
分
子
的

心
聲
，
不
過
說
他
們
像
誰

也
沒
意
思—

希
望
大
家
有
機
會
去
聽
聽
，
豆
瓣
上
、
淘
寶

上
都
有
他
們
的
蹤
跡
。

文藝的牢騷

天
命
一
看
見
湯
，
便
會
歡
喜
若

狂——

不
過
，
不
是
指
飲
用
的
湯
，

而
是
指
解
釋
為
﹁
熱
水
﹂
及
﹁
沸

水
﹂
的
湯
，
即
溫
泉
是
也
！

天
命
向
來
是
浸
溫
泉
的
粉
絲
，
尤
其

飄
雪
中
的
北
海
道
露
天
溫
泉
，
那
種
於

低
溫
中
沐
浴
在
高
熱
的
兩
極
對
比
，
更

是
一
種
別
處
難
求
的
人
生
享
受
！
不

過
，
適
逢
上
月
隨
蔡
瀾
先
生
到
台
東
浸

溫
泉
兼
享
受
美
食
時
，
在
導
遊
的
介
紹
下

終
於
發
掘
出
另
一
處
的
人
間
仙
境——

位

於
台
中
日
月
潭
的
日
月
行
館
！

這
處
地
方
到
底
有
何
特
色
？
表
面

上
，
它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
自
然
因
為

它
曾
是
蔣
公
的
行
館
，
還
有
其
金
碧
輝

煌
的
耀
目
裝
潢
。
不
過
只
要
抵
達
飯
店

的
房
間
，
便
會
發
現
內
裡
其
實
另
有
境

界
：
房
內
的
個
人
溫
泉
浴
池
剛
好
可
以

飽
覽
整
個
日
月
潭
的
美
景
，
天
命
在
逗

留
期
間
一
天
浸
浴
三
次
，
清
早
日
出
的

寧
靜
清
幽
、
下
午
觀
光
船
漂
蕩
的
繁
華

熱
鬧
及
傍
晚
晚
霞
的
濃
艷
繽
紛
，
全
都

在
令
人
身
心
鬆
弛
的
泡
浴
過
程
中
隨
汗

水
盡
收
眼
底
！
對
比
起
北
海
的
冰
天
雪

地
中
的
潔
白
清
雅
，
這
裡
可
說
是
動
靜

兼
備
的
心
蕩
神
馳
！

天
命
這
次
到
訪
日
月
行
館
，
絕
對
是

一
次
意
想
不
到
的
意
外
收
穫
，
尤
其
當

我
留
意
到
館
店
包
含
陰
陽
之
道
的
商

標
、
大
堂
內
青
龍
白
虎
相
互
配
合
的
風

水
佈
局
，
以
及
蘊
含
數
理
的
滿
地
金
元

寶
，
作
為
一
位
玄
學
家
，
這
一
切
的
景

象
更
令
我
對
這
所
飯
店
感
到
格
外
親

切
。熟

知
我
的
讀
者
相
信
都
會
記
得
，
天

命
因
愛
書
而
酷
愛
台
灣
，
從
今
以
後
我

又
找
到
另
一
個
讓
自
己
多
多
飛
往
該
地

享
受
人
生
的
重
要
理
由
！

迷 湯

從今年國慶假期開始，每個周末的晚上，我都收看
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這是一檔在全國影響很大
的相親節目。看㠥電視上熱鬧的場面，看㠥那些時尚
的單身男女在互相打量、探問與挑剔，頗覺有趣。
聯想起曾在多家電視台熱播的《中國式離婚》與

《馬文的戰爭》，我心中忽然感慨了起來：在我們的城
市裡，有多少年輕的男女在為愛情而沉醉，同時又有
多少曾經相戀並組成了家庭的夫妻最後勞燕分飛，多
少人年輕時滿懷理想，憧憬浪漫，不顧一切地投奔，
多少人後來才發覺當初的熱情幼稚可笑，愛被吹散
了，家被沖毀了，只剩下一個人在暗夜裡與孤寂相
伴。

真實的故事
我認識的一對中年夫婦，他們的相識、相戀、婚姻

以及最後的分離，很有社會學的標本意義。
1976年，陳凱作為知青，來到距省城70公里的一個

村莊下鄉。他酷愛讀書，在田間給玉米澆水時，也抽
空看《讀通鑒論》。因為讀書，他認識了本村的姑娘
張琳。張也喜歡看書，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讀書心
得。
第二年，高考恢復。陳凱報考了一所大學的哲學

系，差幾分沒考上，雖然熱心幫張琳複習語文、歷
史，可生性倔強的他，卻做出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決
定—此後再不考大學了，要憑自學與考上大學的人

們一試高低。
1979年，陳凱回城，進了一家工廠做工，業餘時間

多泡在圖書館，大量閱讀歷史和哲學著作。秋天的時
候，張琳考入省師範大學，她給陳寫了一封信，陳騎
車到學校向她表示祝賀。
功夫不負有心人，那幾年，陳凱學識長進不少。與

國內學界齊頭並進，他也在關注和思考異化、人道主
義等問題。1981年12月，利用工休時間，他寫出了一
篇論文《哲學和實踐中的人的問題》，投給幾家報社
均遭退稿，可被張琳拿去後，卻登在了師大刊物上。
張還幫陳從學校圖書館借書，她知道陳雖是自學，可
論學識、對歷史哲學問題的敏感及求知之勤奮，周圍
的同學沒有幾個比得上他，她對陳漸漸生出愛慕之
心，並寫信告訴了他。
大學畢業後，張琳與陳凱結婚了。1985年，陳通過

招聘考試，進入一家省報工作。不久，他的才華便顯
露出來，他的文章獲得了報社及省內多個獎項。雖
然，早年要與大學學子一試高低的想法有些可笑，可
事實證明，他的確不比有大學文憑的人差，一些方面
還高出許多。他和張琳的生活也還美滿，他倆有了一
個男孩，雖然有時為家庭瑣事爭吵幾句，但很快就能
言歸於好。
1992年，時代風氣驟變，鑽研學問、會寫文章的才

子們不再讓人欣賞，接受社會禮讚的人變成了商賈和
老闆，市場經濟大潮湧起，有能力站在潮頭的人方為
時代俊傑。在陳凱所在的報社，能拉來廣告搞贊助會
掙錢的人才讓領導重視和提拔。在一所大學裡教書的
張琳都看出了社會氣候的變化，她勸陳放下書本，投
身火熱的生活，也去拉廣告掙大錢，可陳不為所動，
依然故我地讀書，沉浸在海德格爾、薩特、里爾克、
卡夫卡的文本中。
報社要集資建房了，每人兩萬元，陳和張月工資都

在120元左右，生活及家務開銷之外，很難湊齊這筆
錢。張只好找親戚朋友去借，錢雖然借來了，可她也
痛感到丈夫的迂腐與無能，兩人之間的吵架次數明顯

增加，感情也有了裂痕。
1994年，張看到陳凱報社不少人都有辦法掙很多

錢，也去了一家報社兼職，還讓陳幫㠥寫稿。幹了一
段時間後，張自己承包了一個版面，開始四處拉廣
告。1995年，張與一位建材公司老闆交往密切起來，
並漸漸有了感情。反看陳凱，還是窮酸文人一個，只
會埋頭讀書寫作，「沒本事」、「循規蹈矩」，是兩人
吵架時張經常貶損陳的話。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
大，雖為孩子又將就了一段時間，但1996年夏天還是
離婚了，孩子判給了張。一對相識20年、結婚已11年
的夫妻，就這樣各奔西東。

高漲的離婚率
我們看到，是隨㠥時代波動而演變的價值觀，左右

㠥張琳感情的天平。商品經濟與商業化彌捲一切，使
得學識豐厚、錦繡文章的陳凱落伍了，他的知識、才
華由於沒有能夠市場化，沒有及時換來金錢和社會地
位，所以在張眼裡失去了光彩和魅力，他們的愛情與
婚姻也因此走到了盡頭。
時代的風暴，搖撼㠥千家萬戶。離婚率的增長，已

經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向，國家民政部今年10月報告
說，「中國離婚率連續30年上升」。
這份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有84.4萬對夫妻

辦理了離婚手續，這意味㠥每天有近5000對夫妻結束

婚姻關係。此前一年的前兩季度離婚登記數字為77.1
萬對，今年同比增長9.99%。
民政部的統計表明，2003年有133.1萬對夫妻離婚，

2007年離婚的夫妻突破200萬對，到了2009年，全國
辦理離婚手續的有246.8萬對。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主任侯女士認為，

「離婚的原因雖然複雜，但總體上跟社會變革有直接
關係。人們的眼界開闊了，生存壓力加大，使得一些
家庭矛盾和糾紛增多，社會交往面廣了，也使得一些
人有機會感情出軌，婚姻變數由此增加。」

誰在謀殺愛情
如此高漲的離婚率，如此眾多的破裂家庭，顯然是

一社會問題。悉心觀察可以看清，這與社會財富的不
當分配和流向有㠥莫大的關連，正是這種不合理的財
富配給，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與婚戀觀念。再仔細辨
析，還可發現，是權力之手進入和擾亂市場，才使得
正當的財富分配和激勵機制無法確立。
權力對市場干預過多過深，其結果是一些官員設法

「尋租」權力，商人暗地「收買」權力，雙方一拍即
合，握手成交。商人有了錢賺，官員既賺錢又得政
績。他們腰包鼓鼓，香車寶馬，自然春風滿面。一個
社會的意識形態，總由優勢階層來主導。這些商人和
官員，由於佔有了社會財富的多數，自然引領㠥時代
風尚。他們被樹為「優秀人才」，尊為「成功人士」，
人們欣賞和追捧他們，將他們看做效法、模仿的榜
樣。特別是一些女人，更對他們羨慕不已，把他們當
做「白馬王子」，秋波頻送，而如果自己的丈夫或戀
人不能像這些人一樣富貴、「成功」、「有派頭」，那
多半便是「背運者」、「窩囊廢」。眼下，誰還會愛一
個「背運者」呢？誰還會守㠥一個「窩囊廢」過一輩
子呢？所以，許多家庭的破裂解體，許多深情厚愛的
灰飛煙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是一個堅硬的時代，硬起心腸才能生活。但這種

生活悖逆了人的美好天性，一股「叢林法則」的腥
味，讓人對其皺緊眉頭。看來，我們還須從端正社會
財富的分配與流向做起，從對權力和資本的監督與節
制做起，將這蠻荒叢林慢慢引向「健康社會」。
我們也期待㠥，純真的愛情之花再次盛開，裝扮和

美化我們的家園。

父女情、女兒心

濁世紅顏（之二）

彥　火

客聚

梁
詠
琪
被
偷
拍
到
與
一
位
年
約
三
十
多
歲
外
籍
人
士
逛

街
，
兩
人
全
程
保
持
距
離
，
無
拖
手
攬
腰
的
親
暱
行
為
，
傳

媒
已
一
口
咬
定
兩
人
是
情
侶
，
更
將
外
籍
人
士
起
底
，
原
來

是
有
點
來
頭
的
美
國
駐
港
領
事
館
總
領
事
發
言
人
，
名

D
olbow

.M
atthew

Steven

，
似
乎
早
已
收
風
，
且
線
報
奇
準
。

有
別
於
跟
鄭
伊
健
和
法
籍
男
友Sly

拍
拖
，
今
次
梁
詠
琪
極
力
保

持
低
調
，
我
曾
私
信
問
她
要
不
要
公
開
戀
情
，
她
隨
即
答
謝
，
並

稱
：
﹁
沒
有
什
麼
想
回
應
。
﹂
直
至
這
陣
子
，
她
坦
白
承
認
二
人

正
在
交
往
，
平
安
夜
她
會
在
北
京
舉
行
演
唱
會
，M

atthew

也
會
飛

去
捧
場
，
可
見
是
在
熱
戀
中
，
卻
未
到
見
家
長
的
程
度
。

梁
詠
琪
要
將
戀
情
極
度
低
調
，
主
要
原
因
是M

atthew

的
身
份
比

較
敏
感
，
萬
一
傳
媒
炒
作
負
面
報
道
破
壞
了M

atthew

的
形
象
，
他

可
能
當
不
了
發
言
人
。

尤
其
經
歷
過
鄭
伊
健
一
役
，
梁
詠
琪
知
道
將
戀
情
低
調
的
好

處
，
她
跟
伊
健
相
戀
期
間
起
碼
盛
傳
過
他
們
已
秘
密
註
冊
擺
酒
結

婚
，
卻
又
多
次
傳
出
他
們
分
手
，
每
次
見
記
者
，
做
回
應
多
過
講

工
作
。

加
上
那
段
歲
月
，
伊
健
的
事
業
處
於
低
潮
，
伊
健
退
得
很
後
，

很
少
曝
光
；
相
反
梁
詠
琪
正
處
於
搏
殺
期
，
要
不
斷
做
宣
傳
曝

光
，
關
於
他
們
兩
人
的
傳
聞
都
全
靠
她
一
個
人
回
應
，
令
她
頗
為

疲
累
，
鄭
伊
健
的
忍
和
隱
，
跟
梁
詠
琪
的
拚
搏
，
令
他
們
在
步
伐

上
出
現
很
大
分
歧
。

伊
健
怕
見
記
者
的
另
一
原
因
是
，
他
未
正
式
跟
邵
美
琪
分
手
便

與
梁
詠
琪
開
始
。
記
者
問
他
覺
得
梁
詠
琪
性
格
如
何
，
他
直
說
梁

詠
琪
比
較
好
勝
，
﹁
好
勝G

i
G
i

﹂
之
名
便
一
直
跟
㠥
梁
詠
琪
。
她

跟
鄭
伊
健
分
手
時
，
私
底
下
有
跟
我
訴
苦
指
鄭
伊
健
一
句
無
心
話

令
她
被
人
叫
足
七
年
﹁
好
勝G

i
G
i

﹂，
當
時
鄭
伊
健
怕
見
記
者
是
有

原
因
的
。

梁
詠
琪
是
個
對
感
情
十
分
認
真
的
女
人
，
每
次
跟
男
朋
友
分

手
，
她
都
會
很
傷
心
，
隨
㠥
歲
月
，
她
已
由
玉
女
階
段
到
了
適
婚

年
齡
，
當
然
希
望
盡
快
遇
到M

r.R
ight

，
而
且
作
為
藝
人
，
新
聞
常

圍
繞
㠥
拍
拖
分
手
，
對
形
象
總
有
點
影
響
，
所
以
她
學
乖
了
，
少

講
為
妙
。

她
接
連
兩
個
男
朋
友
都
是
外
國
人
，
大
家
覺
得
奇
怪
。
其
實
不

用
大
驚
小
怪
，
梁
詠
琪
畢
業
於
名
校
能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英
語
，
結

識
外
國
朋
友
的
機
會
自
然
較
多
，
而
且
當
緣
分
到
來
時
，
根
本
不

會
計
較
對
方
國
籍
。

她
現
在
處
理
戀
情
的
手
法
，
就
跟
她
兩
個
圈
中
密
友
楊
采
妮
和

莫
文
蔚
一
樣
小
心
低
調
，
或
許
真
能
助
她
早
日
找
到
幸
福
。

梁詠琪受教訓低調拍拖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豪宅與蝸居

有多少深情吹散在風中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阿　杜

有道


